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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俊如

萨拉蒙：政府、商界、慈善应该联合起来
� � 近日，非营利组织领域的知
名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莱斯特·M·萨拉蒙 (Lester M.
Salamon)在中国发布其著作《慈
善新前沿：重塑全球慈善与社会
投资的新主体和新工具指南》一
书的中文版，并在北京、深圳等
地举办多场沙龙，探讨他眼中的

“慈善新前沿”。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

主席马蔚华对该书表述的观点
极为赞赏，并表示：“尽管目前关
于这些新的前沿理论还有很多
争议，但如果没有争议，我们就
没有必要研究。 ”

据了解，这本由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引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出版的公益著作，由萨拉蒙耗
时三年完成。 2017 年萨拉蒙教授
受聘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荣誉教
授时，曾将该书的英文版赠送给
学院。 2018 年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正式将该书引进译介，中文版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2019 年
3 月出版。

萨拉蒙在书中表示，世界各
国的慈善事业正在发生一场全
新的变革，私人投资进入慈善领
域已然成势。 继其早期对全球四
十余个国家第三部门运作及经
济贡献的研究，萨拉蒙在书中就
慈善领域正在变革中出现的新
行为主体与新工具，分析慈善新
前沿理念和当前公益慈善行业
发展现状。

在本书的发布仪式当日，
《公益时报》 记者有幸专访萨拉
蒙教授，后者在阐述“慈善新前
沿”理念的同时，还结合书中理
念对中国公益做出了独到见解。

《公益时报》：《慈善新前沿：
重塑全球慈善与社会投资的新
主体和新工具指南》主要讲的是
什么？

萨拉蒙 ：首先，是对公益金
融领域的专业术语进行阐释，什
么是“资本栈”？ 什么是“小微金
融投资工具”？ 什么是“捐赠人建
议基金”？ 重温“慈善”这个古老
词汇的历史意义，摒弃它聚焦于
赠款或资助的有限性，重点强调
它的真正内涵，即通过多种工具
和方法将私有资源转化为公共
福祉。

其次，呼吁人们关注慈善新
前沿崛起的运作机制———杠杆。
公益慈善的发展， 需要注重公
益与金融的结合， 结合的过程
中不仅要聚焦于公益金融实
体， 更要打通与更大规模资金
池的渠道。 若可让有限的公益
资源和大量私有 (及公有 )投资
资本之间产生连接， 必将产生
巨大的社会影响。

再次，提醒人们对公益金融
领域面对的风险保持警惕。 如何
判断绿色金融是否为虚假的环
保行动? 如何确认社会企业并非
普通企业? 在大家对公益金融的
发展前景和潜在贡献普遍保持
乐观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谨慎界
定公益金融和普通金融之间的
划分标准，从而确保其特殊效益

的合理性。
《公益时报》：您所说的慈善

新前沿与传统慈善相比有什么
区别？

萨拉蒙：传统的慈善主要是
依靠基金会以及个人的捐赠去
开展它的活动；新的慈善的概念
用了多种不同的投资基金，股权
基金、贷款基金、债券基金，针对
某一些地区的基金或者只针对
某种类型活动的基金，所以有一
系列全新的行动主体。

传统的慈善主要关注营运
收入，这一年要取得多大的收
入才能继续营运下去；但是新
的慈善，实际上更多关注投资
的成本，关注的是更长期的一
种增长，而不仅仅是一年的收
入， 如果你仅仅只关注一年，
你在竞争的市场中很可能很
快地被淘汰，必须要关注的是
投资的资本才能够在竞争的
市场中不断地抓住一些新的
竞争的机会。

传统的慈善用的是一种工
具，拨款、赠款，就是捐赠，比如
说其它基金会的捐赠；新的慈善
用的多种类型的金融工具，比如
贷款、债券以及股权基金。

传统的慈善只通过一种类
型的机构就是非营利机构去开
展； 新的慈善更多的有社会企
业、社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
形式以及社会的合作社，有很多
不同类型的工具，它是将盈利以
及社会目的两者捆绑在一起，有
很多不同的组织模式。

传统的慈善实际上关注的
社会回报，它可能主要关注这个
领域或者仅仅关注社会的回报；
新的慈善关注的是要有一个平
衡，社会和财务回报的平衡。

传统的慈善杠杆力是有限
的，对于新的慈善，杠杆得到了
极大的扩大，比如说一美元的慈
善资金， 能够撬动 5 到 10 美元
资金的资本，来放到同一个活动
或同一个交易当中去。

传统的慈善主要是关注产
出，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可能支持
了多少个孩子上学，建了多少套
房子; 新的慈善关注的是成果级
别的，也就是说活动产出带来了
什么样的成果，对多少人的生活

带来了多少的影响等。
因此在《慈善新前沿》整个

生态系统当中，慈善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除了受益人群没有发
生变化，在往上每一个环节都发
生了变化， 有新的资金来源、新
的行动主体进入到这个舞台、采
用新的融资工具、依赖新的代理
机构去开展活动，所以这就是目
前世界的动态，也是非常显著的
一个动态。

《公益时报》：目前关于公益
和商业、社会企业等都有很多争
议，您觉得这背后反映的问题是
什么？

萨拉蒙：我想争议背后是一
个现实，世界正面临着非常巨大
的挑战，环境、气候变化等 ,资源
是不够的。 所以他们在寻找各种
新的解决方案，去应对这样的问
题。 我觉得这些讨论是非常积极
的、正向的。

《公益时报》：这也是您提到
的解决方式的一种吗？

萨拉蒙 ：是的，其实解决方
案就是要在政府、慈善以及商界
之间， 找到这种合作的方式，去
支持这些社会目的的活动。

政府、商界或者慈善不能单
枪匹马地作战， 应该联合起来，
找到解决方案。 因为如果这些问
题不解决的话， 商业也不可持
续， 慈善和政府也不可能可持
续，所以三个部门要找到一种融
合的方式，优势互补。

《公益时报》：可否简述慈善
在全球所发生的变化？

萨拉蒙：总的来说全球可以
将这个变化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超越捐赠。 以前传统
的利用赠款、捐赠这样的方式来
做慈善和公益的工作，现在有新
的工具， 贷款， 贷款的担保，股
权、债券等这样商界和金融界的
一些工具应用到慈善以及公益
人士当中来。

第二，超越遗赠。 西方大部
分基金会的建立是一个人去世
或者去世之前，承诺将他的资产
在死后捐赠出去，这是非常传统
的方式，现在也有很多其它新的
做法，比如说所谓的转制型的基
金会，它是来自于其它类型交易
的基金会，所以我有特别疯狂的
这个叫 PTP 的想法，比如说这种
基金会的创建可以是来自于再
转股，也可以来来自国有企业的
股份的私有化和销售，也可以是
来自被盗资产的整合等，这些都
是有很多有本基金和基金会成
立新兴的方式。

第三，超越基金会。 现在有
很多各种不同类型的机构的类
型，比如说有贷款基金、股权基
金等， 还有其它很多不同的实
体，他们不同的筹集资金以及使
用基金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目的
的融资或者公益的事业。

第四，超越现金，比如说很
多利用资源公司，物物交换的等
这些都是新兴发展的态势，推动
社会目的活动的一种新的融资
的方式。

这四大现象共同的特点实
际上用到了杠杆， 通过杠杆原
理，用很小的力量来撬动世界上
非常巨大的力量，所以慈善界可
以利用杠杆的机会将慈善非常
有限的资金去撬动在私营部门
以及金融部门非常大的资金的
池子。

目前慈善在整个的结构以
及整个特点上有非常重大的变
革，我认为慈善的定义调动私有
的资源来用于社会和环境的目
的，这是我觉得它的一个非常广
义的概念，利用撬动私有的资源
来用于社会和环境的目的，目前
我们所经历的整个慈善的结构
以及它的模式都正在经历着非
常剧烈的、巨大的变革。

《公益时报》：您觉得公益慈
善发展轨迹是有规律可循吗？

萨拉蒙 ：没有，我觉得有很
多不同的模式、路径。 比如说美
国， 就是一个挺奇怪的路径，相
比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可能是更
有力促进慈善的发展，而美国本
身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国家，却发
展出一个非常活跃的慈善环境。
比如欧洲，更多是通过政府公共
部门的资金， 支持公益的发展。
另外一点，在全球，可能有很多
人会放大慈善捐赠的潜力，实际
上，我认为还是应该通过杠杆的
作用，才能够将很小的慈善捐赠
资金放大，才能够解决更大的问
题。 比如说美国等一些国家，政
府不得不投很多的资金到医疗
行业、养老行业等。 中国政府则
是放到非营利机构来提供这些
服务。 所以很多服务的资金来
源，并不是慈善捐赠，我感觉这
种狭义的慈善捐赠，已经走到死
胡同了。

《公益时报》：中国的基金会
也许可以在全球发挥引领的作
用？

萨拉蒙：我觉得当前慈善环
境的变化，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
大的机会，中国的基金会未来也
许可以在全球发挥引领的作用。

第一，在中国，慈善行业还
是比较新兴的行业，包括企业私
营部门， 也没有非常长的历史，
所以还没到坚如磐石不能动的
地步， 它还在变革的过程中，也
不会像有一些国家那样有比较
大抵触的情绪。 像在美国等其它

一些国家，思想比较僵化，因为
他们时间比较久历史比较久，他
的员工也都是比较习惯做一些
资助的工作、捐赠的工作，在利
用新的投资工具方面，它没有很
大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认为中国
的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潜力，更有
效地把这些新人的一些做法和
一些想法落实到现实中。

第二， 中国很多的基金会
创始人都在世， 这跟其它的很
多西方国家不一样， 因为在西
方， 很多基金会都是由去世的
人成立起来的， 所以他们没有
这么多推动的力量。 而在中国
的基金会里面， 很多创始人都
还在世，很多还是企业家，有很
大的潜力， 能够将企业创业领
域的理念带到基金会当中去，
所以这是特别令人觉得很有希
望的一个信号。

第三， 希望能够澄清一下，
非营利部门跟市场、跟政府之间
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对于
企业来说，差别并不是说收费或
者利润上的一个差别， 而是在
利润分配上的差别。 我觉得不
应该叫非营利机构， 应该叫做
非盈利分配的机构。 政府和非
营利机构是天然的合作伙伴，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可以优势互
补，那是一个理想的状况。 西欧
国家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的位
置， 西欧国家经常被称之为福
利国家， 应该称之为福利合作
伙伴， 因为它是政府和非营利
机构的一种非常紧密的合作伙
伴关系， 当然政府和非营利机
构双方都会去嫉妒彼此所发挥
的角色，但是他们还是能找到非
常好的一个合作方式。

《公益时报》：对于未来的发
展，您有预期吗？

萨拉蒙：未来的发展可能取
决于政府是不是愿意去推动。 现
在讲的是慈善与商业的结合，如
果政府能够成为慈善新前沿的
推动者的话， 会发挥很大地作
用。 比如税收等措施，能够极大
的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 目前在
中国，有发行债券等方式，可以
看出政府有意愿去推动这方面
的研究发展。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
这个领域应该会腾飞的，慈善新
前沿的发展也一定会超越传统
的慈善概念。

莱斯特·M·萨拉蒙（中）在发布现场


